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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了向青年研究人员和在读学生提供学习、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约请从事相关研究并卓有成就的部分学者接受我们的访谈，题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由“古文字微刊”公众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陆续发布。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

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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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惟捷，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1.请介绍一下您学习和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历。
我个人是纯粹的中文系出身，本科和硕士博士学位都在辅仁大学中文系取得，甫入学对西方文学理论本来比较感兴趣，后来在本科三年级的时候接触了比较多的国学知识，印象较深的有史记、文字、声韵、周易、中国思想史等课程，遂开始转向中国自身学术的脉络中，去追寻学习的意义。母系辅仁中文延续民国早期传统，讲究义理、词章、考据并重的古典养成，师长们学养素佳，我也有幸于硕班期间上了王静芝先生的课，他是老辅仁，余嘉锡、沈兼士先生高徒，来台后创系主任，给我们讲经学通论。但必须指出，直到遇见业师蔡哲茂先生之前，作为一个年轻研究生，随着阅读越来越多的国学文献，我对于经典理解以及诠释的多样性产生了迷惘，不知所谓纯粹理性的知识在中文学科中究竟存不存在。举个例子，在读硕期间上了“春秋三传专题”的课程，曾针对春秋笔法的“不书之例”做了浅薄的探讨，也写出了一篇小文，但在撰写的过程中，越深入越感觉到传统学问中蕴含政治哲学的思想诠释方式与自己的性情不合，发觉远离初始原貌的经学有着随人、时代的不同阐释面貌，与此时我已隐隐然步入疑古道路所苦思追寻的“真理”格格不入，颇有一阵子恼人时光。
但这在上了蔡老师的甲骨学课程之后，困扰我的念头顿时烟消云散，没想到世上竟存在一门能有机结合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且有可能真正贴近“真实”的学脉渊源，大大拓展了我短浅的眼界。受到某些传统语言文字学风的影响，当时的绝大多数中文系学子难得涉猎到真正意义上的古文字学方法与知识，我因此虽只懂得几个篆字，幸蒙蔡师俯允，自此便进入古文字与上古史的世界中，一路到博士毕业，到史语所担任博士后研究，学习本专业，也出版了两本小书，滥竽上庠，悠游至今亦已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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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YH127坑宾组甲骨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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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虚文字丙编摹释新编》

2.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哪些？该领域今后的预想研究或拟待研究的方向和课题有哪些？
一直以来，我着力于古文字与古代史的领域，并旁及部分上古文化交流、出土文献与古典重建的相关研究，算是既聚焦，又有跨领域的成分在，其中尤以商、西周文字、考古成果为基础的商、西周史，其迷雾重重，富有价值的待解问题令人观之眼忙，是我个人最感兴趣，又愿意以一生投入其中的领域。眼下主要有两项学术目标，首先是藉由“冷门绝学”项目的支持，将我在史语所博后期间库房花费数年的工作成果做一个总结，例如当时所留下的大量目验摹本之新释与新缀，完成“《殷虚文字乙编》摹释新编”的编著，这将是拙作《殷虚文字丙编摹释新编》的姐妹作。其次，是对晚商人物史迹的重新梳理，同时试图解决亲缘结构，乃至王权递嬗究竟存不存在所谓天干两系的公案。我个人对人物与亲缘这部份的研究特别重视，每每在爬梳材料的过程中，偶有一得、草成一文，就感觉到正在从事史迁未竟之功的奇特感受。总之，这两项是我个人预计五年左右时间来集中研究的课题。

3.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阅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投稿发表等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
就谈谈“投稿发表”方面经验吧，建议“学术新鲜人”在全心全意完成论文之后，应踊跃投稿，且强化自信，履败履投，没有学者不曾经历重重审稿的考验，而能成一家之言。我个人读博班、作博后期间，有幸能在《政大中文学报》、《中山文与哲》、《史语所集刊》及其他学报发表文章，看似顺利，其实背后也经历多次直接退稿、审查后不通过的挫折，简直每篇投期刊的文章都有它的一段壮丽曲折的生命史。一般来说，台湾的学报期刊外审制度施行普遍，也相对严格，一次滑铁卢后收到数千字的审查意见真是家常便饭；我投稿大陆的学报也逐渐感到盲审制度的落实，不久前一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的小文，也获得了来自邵蓓编辑、匿名审稿人的大量反馈。这些限制虽然繁琐，审稿意见纵使有时竟流于“鸡蛋里挑骨头”，但也就是这些意见给予了学者们成长的养分，我认为，只要认真看待学术共同体给你的建议，自我感觉无须太过优越，不要动辄怨天尤人，他山之石必有攻错之效，即便退稿，也是下次通过的踏脚石。总之，我随时感念义务付出时间读我论文的无名同道们，也认真执行审稿的责任，希望年轻学子能体味其中的益处。

4.对您迄今为止的学习和研究影响较大的著作或学者有哪些（或哪几位）？
就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来说，业师蔡哲茂先生与裘锡圭先生、林沄先生给我的影响最大，三位带给我的不仅是智识方面的典范，在学术人格的塑造上也予我以极大影响，林、裘二先生的文集自然不必多提，对我们来说没有一篇文章可以落下不读；而蔡先生的文集也将于这一两年内出版，到时想必会给学者们集中学习参考带来许多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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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哲茂先生与张惟捷先生于史语所库房合影

而就史学及整体人文学来说，陈寅恪、余英时、王汎森这三位学者是我私下学习的对象，他们文章、书籍中所流泄出的人文生命力每每令人读之动容，于自我内在匮乏时读之，兼有养气之效。其中义宁陈先生对我的综合影响应该是最大的，也让我对教书这一回事，多了一份使命感与热忱，他不仅追求纯粹的学问，也讲究文化的自立，“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这段他为1929年北大毕业生题词的话，具有深切期许，在今天来看已经物换星移，国史需趋东邻受的可悲景况已然成为过往，但其中透露出身为知识人所应具有的文化认同与高度自期，却永不过时。
藉此机会提一下，在实际从事教研工作上，厦大没有完整的古文字团队，幸而我的同仁叶玉英老师非常强大，她对上古音与古文字理解的娴熟，对语言的古今细微变迁洞若观火，令人钦佩，也是我有幸近距离学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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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和黄天树老师、陶曲勇老师在北京合影

5.请结合您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我认为，立志成为或者已身为一位学者，尤其对自己未来学术层次具有更深期许者，于学习层面的“专精”和“广博”，这两面必须较好的同时做到，此之谓学者的“刺猬与狐狸”之命题。虽然对每个研究者来说，随着心性的不同，偏向两者的程度各有差异，此诚自然事，但是若想更加了解所习专业的各层面，开拓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追求知识的“精”与“博”应该是必须注意的方向。
首先，最根本的是应该紧紧抓住自己的专业，须臾不忘精进基本功，随时掌握最新知识的更新，并勇于深入挑战学术前沿，建筑起一座坚实的学术础石，进可攻，退可守，朝树立自己的专门学术品牌迈进。同时，广泛地阅读、涉猎跨学科，甚至迥然不同学科的书籍，放开受升学主义禁锢已久的求知欲，允许多样化智识在脑海里自由流动，并不视此为“不务正业”，反而将极有效地开拓青年学子的眼界。
拿我个人为例子，在本行的甲骨文与殷商史方面勉力跟上学界动态，让自己保持对文本材料的熟悉度，所谓的“火不能灭”，这是维持“专”的一面，这也跟耳濡目染业师蔡先生的日常治学有关，记得有次与师论学，我不经意地说道没有人能每天读专业书而不间断，想不到蔡师正色告知，自从硕班入行之后，迄今四十年，他从无一天未观甲骨，即便再忙也要花点时间看拓片、读卜辞；犹记当时听毕惊出冷汗，现在想来，适足作何谓“专精”的典范。至于另一方面，也跟个人习气有关，我自小喜爱杂读，无论文理，只要是令人感到有趣的领域，往往索书而观之。在辅大期间，只要不是上课、玩乐，通常就是泡在文学院图书馆，挑一堆杂书配合专业书籍合读，记得有次的阅读经验是选择南西伯利亚史、水电配线入门、心理学科普、林彪传记以及初编丛书集成的随机三册，一下午的综合阅读，竟也自觉颇有长进，打通了几条智力神经；如是数载，到史语所博后两年，杂读地点换成傅斯年图书馆，迄今又过去多年，仍深觉这种读书经验于我隐隐然有大益存在，只是难以量化罢了。
当然，深知自己在“精”与“博”的面向上和前辈大师们相去太远，但即便如此，也已经深切感受到两者结合对我智识增长的重大帮助，愚钝如我也能感受到这种“法喜充满”，何况是资质胜我太多的青年学子们呢？所以才藉此机会，略述一二所谓之“心得”，给本行当初学者作为参考。

6.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电脑技术或网络资源对您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
现代写书写论文，无论如何离不开计算机技术，我想，掌握基础以上的文书软件处理能力，以及熟练的打字速度，应该是学者至少该具备的技能。此外，若能拥有一项写程序的知识，或理解程序设计对本学科可能带来帮助的程度，是否具有发展空间，也是现代或未来的人文学者（绝不仅是出土文献）所应具备的素养。而在网络资源方面，我个人搜罗大量的专业与其他相关电子书籍、论文，并自己装设云端硬盘，以便在多处随时取用，像这次疫情影响，暂时无法回陆，而主要书籍都放在学校办公室，江山远隔，幸好网络资源尚称足够，各项研究工作还算能够正常开展，这也算是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数位红利”吧。
 
7.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许多论文或观点是发布在专业学术网站上甚至相关论坛的跟帖里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对相关的学术规范有何认识或思考？
由于我个人的研究兴趣较少涉及到战国以后的简帛文献，因此对学术论坛上蓬勃发展的网络讨论自然是避开了较多的影响。即便如此，还是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我个人在这方面比较保守，坚持自己论文引用的材料尽量以正式出版为主，实在避不开才引用网文或跟帖，当然引用上必须据实，否则干脆从缺。网络论坛上跟帖、留言等等信息不胜枚举，一位匿名者的灵光一闪，就必须被应用到严肃的论文里头，这过程中难道不存在值得更细致讨论、必须获得共同体确认的学术伦理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

8.您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其他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学术之外您有何锻炼或休闲活动？
我个人在厦门大学工作，有幸成为极少数物理意义上“跨两岸”的人文学者，而家人原本随我同住，近年搬回台湾金门，平时遥相呼应，疫情影响之前我个人便时常往返于这两个小岛，成为一湾浅浅海峡的摆渡者。回到金门，我常伴随妻女到离家五分钟的海滩上踏浪寻蛤，美不胜收的海景为我安宁心神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厦门的时候，高强度的篮球运动、美食，以及同事、当地文友们相约小酌，都是维持我思维运转“鲜活度”的必备活动。我认为，成为“两脚书斋”不应该是现代学者的唯一去向，与现实社会维持一定程度的正向连结，同时贡献微薄之力做社会性服务，对知识人来说同样也是很重要的，我个人每年一定参与几次公开性讲座活动，即使无偿也希望把所学带出象牙塔，“科普”到社会。比较有意思的是去年孩子们还在厦门念书，我就受老师之托到两个女儿的小学和幼儿园课堂上讲中国文字的故事，必须文情并茂，只差手舞足蹈了，还好小朋友们非常捧场，反应热烈（被五岁孩子的奇妙疑惑一一问倒），虽然花了许多时间准备，但是能让小幼苗们感到“中国文化真有趣”的想法，还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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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张惟捷先生接受访谈。本文所有图片均蒙张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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